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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比如“主位 - 客位”的访谈与今天的人类学家自
己讲述自己，却可能包括“再主位 - 客位化”，他在
创造一个新的文本。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口述智慧”，如果没有
人使用过的话，我想借用一下口述智慧。为什么叫
口述智慧呢？因为口述它不仅仅是一种表达。20 世
纪 90 年代初，我在贵州做调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
让我永生难忘。我们通常认为表演艺术家、相声大
师、小品演员、电视名嘴等等的口头表达能力是最
强的，而我在民族村落碰到的那些十七八岁的小姑
娘，他们的口述能力超过了侯宝林，超过了赵本山，
都是顺口来的。因为他们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生来
就养成了非常智慧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方式。在那个
村寨里，青年男女谈恋爱，是晚上不见面的谈恋爱，
女孩子在房子里面，小伙儿在外面，他们通过情歌
来交流，表达爱意。我去看了一次，我发现那些小姑
娘的表达方式简直是智慧极了。比如说，一个 40 岁
的男人，他晚上也可以去唱情歌。在房子里的是哪
家的姑娘，叫什么，多大年纪，这个男的是知道的。
而外面是什么人，小姑娘是不知道的。但是她可以
通过对歌来确定外面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不是我
未来要找的对象，或者这个人只是来对歌而已。小
姑娘的表达需要非常智慧，而且还要非常给面子。
她是这样唱的：“大哥啊，您是山崖上的青松，挺拔
刚健，经历风雨，小妹是山崖底下的小草，刚刚露尖
尖。您是光艳无际的下午四五点的太阳，小妹才是
早晨初升的太阳。”她的表达是即兴的，还要押韵，
而且非常礼貌地回绝了对方。这种口述智慧，在有
文字传统的民族里头反而达不到的。
好，我就补充到这里。下面请李菲。
李菲（四川大学教师、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
术委员会副主席）：好的。我就从一个项目具体执行
者的角度来谈谈，看看有没有可能进行一些理论上
的回应。
学界都认可口述史是西方新史学以来形成的
一个流派和一种研究方法。我们在座的人类学专业
同学也都知道，每一位人类学家其实都是在口述的
历史当中成长起来的。三位老师最近提出人类学家
口述史的观念，从时间上看当然比较晚。但当我们
把口述史放到人类学的特定语境来考察，却发现人
类学学科长期以来是有对口述的研究和对口述历
史的关注的。其实人类学对口述的研究可以从方法
上与历史学的口述史进行深入的对话。
如果要从具体进行访谈的经历和我自身的感
受来谈，我觉得有几点是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首先，人类学家口述史的身份是独特的。我们所
访谈的任何一位人类学家自身其实就是最厉害的写
口述史的专家。因为在田野工作中，口述访谈就是人
类学家的看家功夫之一。而当有一天我们去访谈一
位人类学家时，他突然从做口述史的专家变成了一
个访谈的口述对象。这个时候，他的立场和眼光都是
双向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类学家在接受口述访
谈的时候，他并不是没有方法准备、思想准备，没有
反思意识的。2002 年，李亦园先生在接受黄克武教
授的口述史访谈时，这个过程几乎就是由李先生本
人主导的。李先生决定谈话的时间、地点，也主导谈
话的内容。他作了详细的大纲，并为每一次谈话的主
题方向准备了相应的材料。因此在我看来，人类学家
的口述史与历史学的口述史，在学科话语反思和主
体性反思方面可以有相互对话的可能。
第二点，与之前徐新建教授谈到的学术批评和
彭兆荣教授谈到的认知方式有关。我不会简单地把
一个人类学家的口述史看作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
次简单回顾。我觉得，这恰恰是他对整个学科进行
反思和回应的最后的一次重要契机。因为往往当我
们在做某位人类学家访谈的时候，都到了他学术生
产的末期。他很难有精力和时间再进行大规模的学
术理论阐述。因此，人类学家往往可能在他的口述
史里面，把自己需要回应的一些重要东西都放进
去。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后世透视人类学学科发展
历程的一些关键性内容。比如说，刚才大徐老师提
到乔先生那篇重要文章发表出来以后引起的学术
争论。其实今天来看，乔先生的那篇文章就是挑战
了刚刚复苏的大陆人类学、民族学的基本话语权力
格局。乔先生在口述史中对此的回忆也就是他在人
生总结阶段的一种回应。因此，我也深刻体会到口
述史是人类学学科史中一笔值得特别珍视的财富。
徐杰舜：我觉得李菲刚刚做的这些补充非常重
要，也颇有启发性。人类学家本来是作别人的口述
史，现在反过来做他自己的口述史，一定会是一件
充满挑战和值得期待的事情。
好吧。今天的对话就先进行到这里。更多的话
题留待今后我们再来深入讨论。
（责任编辑 李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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